国际大法官——倪征日奥教授

倪舫生整理

1984年岁末，我国首次在联合国竞选国际法院法官成功。我国外交部法律顾问倪征日奥教授，由于他在国际法方面积累有丰富的知识，在外交和法学活动中为祖国和全人类作出了卓越贡献，在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上，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为海牙国际法院的法官。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籍法官当选国际法院法官的第一人。1984年11月30日，赵紫阳写信给倪征日奥教授，热烈祝贺他当选为国际法院法官。

1、 家世

倪征日奥出生在吴江县黎里镇。倪家为书香门第，与同住一条街的柳亚子家素有交往。其父倪寿康，字迪民，晚清从事举业，中秀才，后因清庭政治腐败，外侮频频，寿康和其弟寿龄毅然放弃举业，研读新学。其母张兰芬，出自耕读之家，粗通文墨，亲自操持家务，数十年如一日，生性慈祥，待小辈爱护备至，对佣人也从不疾言厉色。颇得邻里亲戚好评。

当时由于受孙中山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倪寿康曾经打算东渡日本，后因故未去成，就在家中腾出住房与其弟寿龄和其姊王倪寿芝一起办学，是为黎里女校前身。

寿康夫妇共生子女九人：第一个早殇，二女儿早年适王氏，三女征璠适殷氏，在女校执教，四女征玙就读圣玛利亚女校，后在四高执教，大儿征旸入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习农科、学成出仕北京，二儿征昕进民立中学毕业后投考邮务员，三儿征晖在南洋公学毕业后进白礼氏洋烛公司就事，四儿征时，征日奥最小，是老九。

由于战事经年，家道中落，不久，一场大火烧光了三进院落，举家迁往十几里以外的平望镇。倪征日奥的父亲晚年因操劳过甚，身染疾病，健康情况每况愈下，自知不起，临终嘱咐子女说：“今后子孙无论如何困难，对小辈攻读不可废去。目下列强虎视眈眈，世乱年荒，汝等当好自为之。”言讫而逝，享年五十三。其母虽是家庭妇女，然而深明大义。“八一三”日寇入侵上海，倪征日奥居住在愚园坊比较安全，就接他母亲前去。当时倪征日奥的哥哥征时就食日本洋行，一次前去省视母亲，他母亲指着他说：“目下日寇猖狂，举国共愤，你还在为鬼子效劳。只要来去光明，就是做贩夫走卒也要好得多啊。”征时闻听之下，不觉汗流浃背，随即辞去洋行职务。翌年，其母病殁。

倪征日奥的二哥征昕平时沉默寡言，好钻研，通四国文字。很早进民立中学肄业，本当毕业后继续深造，因看到母亲为了抚育众多子女,身体日见衰老,自愿辍学,投考邮政以冀资助家用。当时邮政全由外国人把持,他常耿耿于怀。一次因中方上司舞弊，征昕上书揭发，因之结怨，对方曾扬言报复，他不得不辞职回家。受此打击，忧愤成疾，其妻又以日寇侵入受惊成疾，不久身亡。他儿子文栋长成后在甘肃地质机关从事勘探工作，“文革”中被批斗致死。他因儿子久无音讯，去函问讯，又如石沉大海，因之郁郁以终。

征玙在圣玛利亚女校肄业，该校多富室儿女、她比较寒酸，初时师生们都看不起她，但她不以为然，只顾勤奋学习，因之考试名列前茅。从此，全校师生都对她另眼相看。毕业后返乡进四高执教。征玙平时心志甚高，总想舒展所学，有所作为，几经周折，终成画饼，郁郁而疾。日寇入侵，她随哥嫂们逃避安吉山村。一天她出外散步，忽遇国民党军巡哨，没有立即躲避，被兵痞子们大声幺喝，且口出污言，平白受此侮辱，她又气又急，不顾一切冲上前去责问道：“你们听到敌人即望风而逃，欺侮老百姓是拿手好戏。”兵痞们听了勃然大怒，竟开枪射击，致当场殒命。当时旁边有一老者看得清楚，将经过情形告知倪氏家人。后来获悉凶手还向长官请功，说打的是“共党探子。”

2、 求学

倪征日奥自幼深受父母熏陶。八岁时常和父亲对对子，他父亲关心国事，每晨必先阅报， 常将古今名人轶事和传记以及历朝兴亡之由讲给儿女们听。 因之征日奥从小就立定了报效祖国的志向。当时家人在书桌上看到有一字条，上写两行诗句：“今日藐乎一学童，他年中国主人翁。”口气不凡。后得知是征日奥所写，他的父亲就指着说道：“此子恐非池中物。”年稍长，征日奥进入中学，勤奋求知，学业大进，中学二年后转沪江大学。

那一年，在上海，商店罢市，工厂罢工，人们议论纷纷。原来在上海租界法院——会审公廨里，外国法官同中国法官一起开庭时，发生分歧，争吵起来，外国法官一把将中国法官脖子上戴的朝珠扯断。上海市民抗议外国法官对中国法官的侮辱。这事给少年倪征日奥心灵上以强烈的刺激，促使他以后走上从事法学之路。那年暑期结束，他要赶回学校，江苏军阀打仗，公路走不通，只好与一位同乡合雇一条船，绕道而行。这位同乡是学法律的，一路讲起外国比较法，劝他考东吴大学。倪征日奥听得动了心，旋考入东吴大学法学院，学习法律。1928年他大学毕业后，取得法学士的学位证书，把家中分到他名下的几亩田产作抵押，拿到不满一千块钱，花掉三百多块买了一张船票。二十二岁的倪征日奥远涉重洋，去美国留学。在美国，他获得了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和约翰霍浦金斯大学法学研究院荣誉研究员称号。

3、 伸张正义

倪征日奥学成回国后，开始在上海九江路设立律师事务所搞律师业务，后进会审公廨为推事，“八一三”战事爆发，他不愿为敌所用，只身化装南下，辗转去重庆。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在大学任教。那年他又到美国考察司法制度。

1946年5月3日，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等二十八名日本战犯开庭审判，历时约两年半的东京审判正式开始。中国作为主要受害国，派出国民党立法院立法委员梅汝璈任法官，上海法院首席检察官向秩浚为检查官的中国代表参加东京审判。

1946年底，倪征日奥又从国外考察回到上海。不久，国民党政府司法部长谢冠生在南京召见了他，向他说明了东京审判的情况：东京法庭实行英美法，太平洋十一国派出的法官有七人来自英美系国家。我们去东京的人不熟悉英美法，希望倪征日奥出庭相左助。司法部长刚刚读过倪征日奥的新著《美国和英国的司法制度》，他知道，除倪征日奥外，目前国内以对英美法的熟悉和资历而言，恐怕难找第二人了。同时，由于国民党当局对东京审判毫无准备，中方提出的证据，美国律师反对，而政府又拿不出新的证据，美国方面不仅不补充法庭检察之不足，却为每个被告免费配备了一名律师，不时对抗法庭检察方面的意见。情况十分严重。

倪征日奥以中国法官首席顾问的身份来到东京。当时，由检察方面起诉，提出证据的第一阶段已过，我方仍未提出有力证据。倪征日奥根据英美法关于检察方面在审判第二阶段不是绝对不能提出证据的规定，提出尽力提取证据，见缝插针，适机提出。他们决定从日本陆军省被查封的一大批档案中就地取得证据，经过与美方交涉，美国太平洋盟军司令麦克阿瑟批准了中国检察组的请求。

当时日本战犯板垣征四郎已经分给国际检察组一位菲律宾籍律师负责。倪征日奥找到国际检察组检察长美国人季南交涉，提出板垣由他来负责。在法庭审判第二阶段，日本战犯土肥原声明放弃申辩权利。土肥原曾任奉天特务机关长，为关东军在华活跃的中心人物。他采取特异立场，不自登台陈述，目的是为了避免中国检察团于反诘之时集中攻击，以致处境更加不利。倪征日奥决定利用审理板垣之机揭露土肥原。

1947年10月6日，东京法庭开始审理板垣征四郎一案。中国方面向秩浚，桂裕与倪征日奥出庭。对板垣的反诘由倪征日奥负责。他根据在当地档案材料中获得的证据，在法庭上有力地揭露了日寇侵华期间犯下的滔天罪行，使板垣、土肥原等日本战犯为之震慑，伸张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这一切都记载到四万八千余页的法庭记录之中了。

4、 荣任

新中国成立后，倪征日奥在上海同济大学执教。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连连电请倪征日奥北上议事。当时，新中国建国之初，外交活动频繁，许多国际问题涉及国际法。国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从全国邀请专家进京参加工作。1958年9月4日，中国政府正式发表领海声明，宣布我国领海宽度从三海里扩大为十二海里。事先，周总理曾与倪征日奥商讨过有关事宜。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后，倪征日奥作为代表多次出席国际海洋法会议。1981年，他当选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在编纂和发展国际法的工作中显示了卓越的才能。他还担任中国海洋学会理事会理事和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

1984年11月7日，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分别投票选举五名国际法院法官，以接替1985年2月5日任期将满的五位法官。其中，有两位来自亚洲国家。因此，在新法官中亚洲国家仍占两个席位。这却要有来自八个亚洲国家的八名候选人参加竞选。自1946年国际法院成立以来，海牙和平宫那座有着圆圆的青铜色尖顶的哥特式建筑，便成为国际司法界人士向往的地方。这里的十五个法官席位是国际司法界的最高荣誉；历届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对国际司法界的贡献，以及这个机构在调整国与国之间关系方面所具有的特殊地位，更为国际社会人士所瞩目。海牙城作为著名的海牙会议和国际法院的所在地，得到了一个美好的称号：和平圣地。

选举结果，倪征日奥在安全理事会中得十四票，在联合国大会的一百六十多票中得一百另七票，以绝对的多数票当选。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日，在北京机场，新当选的国际法院法官倪征日奥博士偕夫人张凤祯博士登上了中国民航的波音747客机，取道沙加、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飞经亚、欧上空，前往联合国国际法院所在地——荷兰王国海牙市。次日到达海牙。

二月六日是倪老正式就职的一天，下午3时30分，倪老和夫人驱车到达和平宫。4时正，十五位法官从法庭右侧门依次入席。前任院长伊利亚斯宣读了新当选的中国法官倪征日奥、挪威法官伊文逊的履历。倪老首先起立宣誓：“本人郑重宣言，愿秉公谒诚，必信必忠，行使本人作为法官的职权。”历时三刻钟的就职典礼简单、庄重而肃穆。新中国第一位国际法官，从此开始行使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的庄严职权了。

5、 正直廉洁，品德高尚

倪征日奥教授正直廉洁，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平生著译甚多，为中外法学界人士所称道。有一次他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新闻人物，干我们这一行的，就好象进了和尚庙，与周围的人很少接触。我觉得这个人将来不大可能打官司，才跟他接触。我怕人家找我‘走后门’，这最难办，我受不了。”寥数话语，体现出倪教授正直高尚的品德。那年从东京回来，国民党政府请他到司法部当次长，他拒绝了。他看到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毅然弃职从教。

在旧社会那污浊的环境中他洁身自好，没有染上各种恶习和不良嗜好，他与结发妻子张凤祯白头偕老，恩爱相处，被人传为美谈。倪征日奥对反动腐败的社会现象，和官场内的明争暗斗，以及人际关系中的尔虞我诈，深恶痛绝，从不与之同流合污，对革命者和革命事业却给予了很大的同情。革命母亲陶承（《我的一家》的作者，现已逝世）的儿子本纹被国民党逮捕后，就是因为倪征日奥的帮助、才获释的。（老版本《我的一家》82—83中有记载）。

倪征日奥教授唯一的业余爱好是昆曲，学唱昆曲象他致力法学研究一样认真，造诣颇深，常于假日度曲遣兴。他对侄辈很喜欢和关心，每次侄辈们去北京，他都要抽出时间来陪同他们。1984年他的侄女到北京看他，正逢他将赴海牙上任之际，整日忙得不亦乐乎，房里的打字机声每晚响到深夜，由于劳累，牙齿发炎。可他情愿放弃去治病的时间，也要陪侄辈们看昆曲。按倪老的地位和职务，完全可以坐轿车，可他从不因私事而用车。看戏、游玩，陪亲戚朋友，都是乘公共汽车，即是因故用车，总是自己掏钱付车费。

倪征日奥教授1983年因公出差顺道返黎里探望其兄征时。这是他离开家乡二十多年后第一次返乡，他当时的身份是全国政协委员、外交部法律顾问。为避免给当地政府添麻烦，他悄悄地来到黎里。适逢螃蟹上市的季节，征时去买了一些螃蟹，弟兄俩边吃边谈，夜阑更秉烛，同床叙往事。第二天早晨，征日奥就又悄悄地走了。

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小事，反映出倪征日奥教授的高尚品德。他是真正无愧于“法官”这个神圣称号的。

